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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陈子昂的生命意识 
游嘉 

（武警警官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13） 
 

摘要：陈子昂一生沉浮，从早年的斗志昂扬，到历经宦海之后的壮志难酬，再到晚年的孤独痛苦，他的情绪愈来愈低沉，然而不变的

是他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志向。在理想与现实的冲击下，最终无奈归隐，由此衍生出对宇宙人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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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昂在对武后政权失望时，即挂冠而去。然而儒家视国家政

治为己任的天职和为天下苍生谋福祉的愿望，使他一生在仕与隐之

间徘徊。现实的梦幻泡影，稍纵即逝的短暂人生，人生存在的意义

与个体生命如何在时间的长河中获得永恒与不朽，使他一方面沉重

的慨叹人生无常、生命短促；另一方面又有着严肃的历史感和强烈

的使命感。在这两者之间交织着他无奈归隐的痛苦和对宇宙人生的

思考。 

一、三次归隐 
陈子昂一生有过三次隐逸。第一次归隐是在他二十二岁初试落

第后之后:“居蜀学神仙之术,与晖上人游。”陈子昂《夏日游晖上人

房》诗云: 

山水开精舍,琴歌列梵筵。人疑白楼赏,地似竹林禅。 

对户池光乱,交轩岩翠连。色空今已寂,乘月弄澄泉。 

陈子昂的这次隐逸，是由落第而起的。有理想不能实现的无奈，

但并无政治上的苦痛体验。诗中的景色描写澄净明朗令人沉浸在一

片幽静无尘的氛围中。色空寂寂，有拨开云雾见青天之感，这才有

了乘月弄泉的雅兴。这次的归隐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隐逸，与其

说是抛开尘俗杂念，不如说是韬光养晦。次年，他即中进士。 

第二次归隐，是在他三十一岁时，历经七年宦海风波后，以“继

母忧解官归里”，“居蜀守制,养疴南园,时时从晖上人游。”[1]病中守

制，回望七年来的坎坷仕途，颇生归隐之心： 

幽寂旷日遥，林园转清密。疲疴澹无豫，独坐泛瑶瑟。怀挟万

古情，忧虞百年疾。绵绵多滞念，忽忽每如失。缅想赤松游，高寻

白云逸。荣吝始都丧，幽人遂贞吉。图书纷满床，山水蔼盈室。宿

昔心所尚，平生自兹毕。愿言谁见知，梵筵有同术。八月高秋晚，

凉风正萧瑟。 

他以病躯守丧，引起了对生命人生的感慨，以及对红尘浊世的

恋恋不忘、功业不成的苦痛之心，使他在这时的诗作里全然没有隐

者的那份潇洒恬淡。“世上无名子,人间岁月赊。纵横策已弃,寂寞道

为家”。充满了对自我人生的伤感，就算舍弃昔日的抱负，以修道

来安抚受伤的心灵，依旧是摆脱不了痛苦的纠缠。 

第三次归隐是在三十八岁时以父亲年老多病为由自请解官，直

至冤死狱中，时年 42 岁。这一次他怀着绝望之情，带着满身伤痛，

回归养育他的乡里，与父同隐。 

二、伟大的孤独 
陈子昂性情耿介、悲愤深广，难以超脱，即使是在隐逸中也饱

尝着痛苦。在人生巨大的痛苦面前，便有了对人生、对生命终极意

义的追问。 

陈子昂被称为“爱哭的诗人”。他有着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也

有诗人的敏感神经。《感遇》其二: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 

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兰若青青，究竟抵不过秋风萧瑟。再怎么绚烂，也随风摇落。

诗人以兰若自喻，充满对自身的慨叹。作为一个对儒、释、道都有

很深造诣的政治家,对国家百姓都很有担当的士人，陈子昂对生命的

思考并不是停留在像东汉末期的文人那样秉烛夜游、及时行乐的浅

层次上，而是以更深刻的方式表达出来。如《感遇》十三： 

林居病时久,水木澹孤清。闲卧观物化,悠悠念无生。 

青春始萌达,朱火已满盈。徂落方自此,感叹何时平。 

生命，生命到底是怎样的呢?从萌生到繁盛，再到凋零，何其

之短?。既然生命终将终结，还是无生的好吗？从生到死，从无到

有，又从有到无，走过一个轮回，在诗人的眼里生命终是一个谜，

因而让人感叹不已。又如《感遇》二十三： 

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树林。何知美人意,骄爱比黄金。杀身炎州

里,委羽玉堂阴。旖旎光首饰,葳蕤烂锦衾。岂不在遐远,虞罗忽见寻。

多材信为累,叹息此珍禽。 

美好生命的凋零更使人伤感。惠子与庄子早就有过“用”与“无

用”之辩，樗木正因“无用”而全其天年。可是自身本是美好的呢？

翡翠鸟自在的双栖在林间，因为美人的“骄爱”而遭杀身之祸，化

羽为饰。这是美的悲哀还是被爱的悲哀？“多材信为累”，只留得

一声叹息。 

陈子昂是悲情的，有着与叔本华一样的悲观哲学体验。他用深

邃的哲学眼光看待世事，他对宇宙人生的思考也是冷峻的、悲观的。

他的目光超越时空，穿越千载，和着志士壮志难酬的血泪一吐而出：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那时陈子昂为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理想，随建安郡王武攸宜

北征契丹。陈子昂多次进言建议，均被拒绝，降为军曹。欲有所作

为而不得为，近在眼前的功业，咫尺之遥，亦如远在天涯，内心的

苦闷遗憾可想而知。他登上了古燕国的幽州台,不禁想起了古代知人

善任、礼贤下士的燕昭王和燕太子丹,想起了受人重托、奋发有为的

乐毅、郭隗等人物,一口气写下了《蓟丘览古赠卢藏用七首》，还有

这千载之下仍有余响的《登幽州台歌》。天地茫茫，宇宙无穷，时

光荏苒，人生有限，而自己功业难成，夙愿成遗恨，一股怆然涕下

的巨大悲哀冲破胸膛，发而为志士不遇的苍凉悲歌。 

在古代士人中，归隐之后仍然痛苦万分的，恐怕只有陈子昂一

个。纵观陈子昂一生，他的人生基调是昂扬而又深沉，豪壮而又悲

愤的。在浩瀚的历史中，我们仿佛看到高台上他茕茕孑立的身影，

时而豪情呐喊，时而悲怆痛哭。他的侠义情怀使他豪情尽显，意气

高昂直逼李白，可他毕竟不是李白，不能那样洒脱的面对仕途失意。

他不输杜甫的忧愤深广，他的敏感哲思使他成为一个先觉者。而先

觉者由于没有人能够达到他的思想高度，因而不被人理解，体验着

高度的孤独。这就导致了他的归隐及归隐之后的痛苦体验和对宇宙

人生的思考。 

陈子昂所处的时期是“盛唐气象”的前奏，在那个昂扬的时代

中，他既慷慨激昂，豪侠义气，又有英雄拔剑四顾何茫茫的悲怆情

怀；既有激昂的斗志、壮伟的情怀，又有伟大的孤独和痛苦的生命

体验。还是闻一多先生说的好:“比较起来说，太白高而不宽，杜甫

是宽而不高，惟有子昂兼有两家之长，因此能成为一个既有寥廓宇

宙意识又有人生情调的大诗人。因为站得高，所以悲天;因为看得见，

所以悯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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